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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与晚清书画助赈的初兴
高俊聪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申报》在书画家群体以己之力贡献社会的初期，以新型传媒的姿态，多角度、多方位地影
响与支持着晚清书画助赈事业的早期发展。《申报》通过灾情报道、救灾动员，在让民众了解灾情

的同时，唤起其救灾意识；助赈新闻的刊登进一步促进了书画助赈这种新型赈灾方式的传播，起到

了积极宣传的作用。同时，书画助赈同仁也非常注重对报纸这种文化中介的利用，通过在《申报》

上发布助赈启文、公布润例广告、公开收支清单等方式，推动了书画助赈活动成为公开、透明的阳光

事业。另外，报纸登载的相关评论文章、读者来信、报馆告白等，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和社会监督的

作用，有利于助赈机制的有序化、合理化发展。《申报》对书画助赈的支持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报纸在慈善事业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促进了国内助赈风气的形成；助推了慈善活动的

透明化、公开化；实现了新式传媒与新型救灾方式的二元重构。与此同时，助赈事业的发展以及报

纸媒体的介入推动书画家纷纷定润，社会主体意识进一步觉醒、增强；刊登润例成为书画市场的重

要一环；助赈的需求，间接推动了书画界的近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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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画助赈是由画家个人或团体为救助灾民、难
民而开展的书画作品捐赠、义卖活动。书画作品包

括匾、屏、折扇、对联、堂幅、横幅等。随着晚清义赈

的兴起，１８７８年之后，书画义卖蔚然成风，成为晚清
义赈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晚清书画助赈的具体

情况，有助于我们认识近代慈善事业的新变化。

对于晚清书画助赈，目前学界关注、研究得较少，

尚无专文探讨。晚清以降，书画家的主体意识逐

步觉醒，开始参与社会事务；书画作品趋向商品

化、大众化；书画市场的近代化转型也得到全方位

推进。报纸在书画界的变革中充当了重要的角

色，推动了书画市场的扩大化、书画家的社会化。

此处，报纸作为新兴媒体对书画界从事的慈善活

动也给予了充分关注，并从多方面影响其发展。

《申报》创刊于 １８７２年，是中国近代发行时间最

长、影响最大的报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称

《申报》为申报纸，把它作为中国新闻纸的代名

词”［１］。鉴于此，笔者拟从《申报》入手，以窥探晚

清报界对书画助赈的作用。

　　一、《申报》对晚清书画助赈的促动

１８７６—１８７９年的“丁戊奇荒”，其灾难之重及对
社会产生的广泛影响［２］，唤起了各界的慈爱之情。

江南富庶绅商最早兴起了义赈，跨区域对华北深受

灾荒之苦的民众进行救济，并取得了明显效果。

《申报》通过对灾荒与救荒信息的报道，推动了助赈

活动的发展，书画家和艺术家受其影响，以捐赠书

画、艺术品的形式加入到助赈队伍的行列。

１．灾荒报道与救灾动员引发各界同情
“丁戊奇荒”持续时间达三四年之久，波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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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南、直隶、山东、陕西北方五省，给当时的人

们带来的灾难极大，“直接由于饥荒和感染斑疹伤

寒的原因而丧失的生命，总数不会少于一千万人，

而那些在灾荒中死里逃生的人们，大约也不会少

于两千万人，他们一无生计，只剩下他们空空的两

手和嶙峋的瘦骨”［３］。这是中国近代罕见的特大

灾荒。

对“事实真相的报道是劝赈的前提”［４］。《申

报》具有收集信息便捷、辐射广、影响大、独立性和

自主性强的优势［５］。１８７５—１８７９年《申报》对灾荒
情况进行了全方位追踪报道，将灾荒造成的严重后

果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首先，《申报》报道了大

量灾民死亡的情况。人员伤亡情况是衡量灾荒严重

程度的重要指标，从《申报》报道来看，此次灾荒不

仅导致了大量人口的死亡，而且社会上还出现了为

食人肉而杀人的现象。“山西饥荒之苦至斯而极

矣，每日死者约有数千人，道?相望。又闻极穷之家

见有过往行人，稍形荏弱者，要而杀之，以果其腹。

竟不止食死人之肉而已也”［６］。其次，《申报》报道

了社会治安混乱的情况。很多灾民面对生存危机卖

儿鬻女，造成当时人贩猖獗，“幼孩弱女无须价买，

但得啖饭处便可相随也”［７］。另有走投无路的灾民

顾不得失德干起了不法勾当，“饥民在途，手执利

刃，强行索食，车带杂粮五斗，立即抢去”［８］。再次，

《申报》报道了农业和工商业遭到破坏的情况。总

之，灾荒期间，民众通过《申报》对灾情的报道较全

面地了解到灾荒的实情。

面对严酷灾情，《申报》率先发起了救灾动员告

示：“方今晋省，惟此奇荒，死亡接踵，凡有血气定必

念切救援。”［８］《申报》作为当时的主流报纸，以同胞

之情来唤起民众的慈善之心，其劝捐对象涉及到士

庶绅商各个阶层，“凡善举之事，随时随地可以量力

倡助集而成之，不必尽富商大贾动辄解赠巨万而后

可以济事也”［９］。书画界人士中不乏家道殷富的士

绅大贾，在《申报》的呼吁和号召下，他们没有置身

事外，其救灾意识被唤醒。“夫晋省灾荒，为近今所

罕见，析骸易子，惨不忍闻。某等幸居乐土，全赖天

麻，而囊鲜青蚨，仓无红粟，爰藉笔墨之灵，聊作赈资

之助”［１０］，这段以碧梧秋馆之名刊发的文字，既反映

了灾荒的沉重，也表达了书画家的救灾意识与心愿，

此类以画社或画家群体命名的文章，《申报》所载不

少。又如乍浦书画社的启文：“近阅贵报，见各处水

患情形，诚耳不忍闻而心为之恻者，爰集二三同人，

愿减取书画润资，悉以助赈。”［１１］

２．助赈报道引导民众关注
义赈是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

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２］的“民捐民办”

赈灾活动。面对灾情，社会人士广泛参与，除富商大

贾之外，妇女界、学生群体、广大艺人等社会各界也

都开始参与助赈活动。在书画界，以捐助书画作品

参与助赈的情况也广见报章，《申报》紧抓热点，在

第一时间报道了书画助赈创举，对这种新式助赈方

式的推广起了重要作用。

１８７８年６月，《申报》登载一篇果育堂来信，称：
在本月初，“有不告姓名童子持到颜鲁公臧君碑、

墨、榻一部，嘱为售出作捐。又待鹤斋来绢心古字画

八幅；老建窑炉、瓶各一件；白定窑香炉、笔洗各一件

……均嘱敝堂，兑将银入赈，然则好古之士何妨善价

而沽诸”［１２］。从中可以看出，以捐助书画作品、古董

玩物的助赈行为此时已经出现。由此观之，作画工

具、字画、古董玩物、书籍等，此时都可以作为赈灾捐

助物。《申报》的报道，对书画助赈起到了重要的宣

传作用，而且报馆也被纳入义赈体系中，充当了慈善

中转机构。１８７８年６月１３日，《本馆告白》披露，许
多不知善堂地址的社会助赈者，将书画、银钱等捐赠

物交由《申报》馆来代为转交［１３］。

１８７８年７月１日，画家金继（一名慎继，字勉之，号
免痴，吴县人）在上海首发“捐卖画兰助赈”［１４］。《海上

墨林》（研究海上画派人物的重要资料）曾这样介绍

金继：“工写兰，下笔敏捷，一日可竟百余纸。尝以

书画售资助赈，人来填户，当众挥洒，顷刻而就。沪

之有书画助赈，自慎继始也。”［１５］《申报》曾全面报

道了金继助赈活动的原因、事件、时间、地点、人物，

“今又有金君免痴者夙精书法，绘事尤工，闻今特立

愿捐卖画兰一千件，设砚于老巡捕房对门彭诚济堂，

集收润笔之资，尽数赈饥之用。因欲速成，特从贱

售，计扇册等每件只二十文，条幅四十文，堂幅百文，

物美价廉，惠而不费”［１４］。可见，金继的义举一出，

便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响应，第一天就售出了数十件

画作。《申报》记者对金继的行为极为赞赏：“夫以

一艺一微，且能力顾大局如此，彼坐拥多金者奈

何！”［１４］“新闻如鲜鱼”［１６］，《申报》将金继捐赠书画

作品助赈作为“新闻”及时刊出，“新闻”一出，书画

界同仁便“互相称叹”［１７］，纷纷效仿。到７月８日，
“堂幅、册页、扇面等千件已尽数画竣，共得笔资钱

二十二千九百五十八文，当即邮寄苏垣谢氏助入赈

款。然求画者尚接踵而来”［１８］。金继以个人名义捐

助书画作品行慈善之举，引起了广大画家的积极响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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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促使助赈风靡于书画界。

３．报道传播书画助赈信息
新闻报道是报纸媒介的主要功能，然“新闻本

身不局限于对真实的判断，它也包含了价值观，或者

说关于倾向性的声明”［１９］。《申报》对书画助赈“随

闻随录，盖不欲没诸君之雅意，并冀得以广结善缘

也”［２０］。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１８７８年７月１日到
是年底，《申报》刊登有关书画助赈的报道有９８篇。
从报道可见，参与助赈的书画家不计其数，其中不乏

享誉中国画坛的名人，如张子祥、任伯年、胡公寿、朱

梦庐等［２１］，还有许多善长书画的社会人士，如张謇、

康有为、王一亭、高邕之等。另有一些女性也参与进

来，如程味蔬女史［２２］、路石卿女史［２３］等，甚至青楼

女子也参与其中，“公阳里陈氏百尺楼主名筠字兰

隐，昔为北里翘楚，嗣又遇人不淑，重坠青楼，素精六

法，兼通文义，兹以灾区待赈，大发婆心，颇以绘事助

赈”［２４］。另外，许多书画组织也发起了书画助赈活

动。仅１８７８年当年就有虞山社、墨稼社、琴川安仁
书画社、德星社、上海志仁书画社等参与其中。这些

书画社大小不一，参与活动的书画家多少不等。

书画助赈出现的地域不仅仅局限于上海一地，

上文中提到的虞山社、墨稼社分别位于常熟、苏州。

另外，张味兰女士助赈，是在杭州见到善士书画助赈

而引发的，“豫章张味兰女史，夙工山水，向不取润。

兹因有事在杭，见诸善士每以书画助赈，其钦佩之，

亦愿以五百件为率，十月底为止。计扇册每件百文，

三尺屏四百，小横披二百文，以二十日取件，所有润

资全数归赈”［２５］。“书画助赈叠见前报，好善诸君，

夫固不遗余力矣。”［２６］虽然不能说如此广泛的助赈

都与《申报》的影响直接有关，但《申报》对书画义卖

盛况的报道为许多书画家指明了参加慈善的方式是

毋庸置疑的。

　　二、晚清书画助赈活动对《申报》的

借助

　　有学者指出，“近代邮电、新闻、交通业的发展，
不仅为城市慈善机构广泛救助乡村灾区、发挥慈善

救济功能创造了条件，也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由传

统向近代的转换”［２７］。在晚清书画助赈推广的过程

中，《申报》被书画家充分利用，成为书画市场重要

的文化中介［２８］。

１．发布书画助赈启文
《申报》在晚清书画助赈活动中常被用来发布义

赈劝捐公启，通过描述灾情呼吁救灾，以扩大募捐范

围。从《申报》刊载的书画助赈启文来看，初期，大多

书画社和书画家个人通过《申报》发布了捐赈消息，

如《常熟苏州书画社告白》［２９］，周备笙、潘岁宾、郑熙

堂、巢子余的《画社助赈》［３０］，吴庆余、吴小圃的《聚沙

室书画助赈声明》［３１］，《德星社续启》［３２］，《松江辅
#

堂书画捐赈启》［３３］，《养心书画社续启》［３４］等。而后

随着活动的增多，一些书画界同仁开始联合慈善机

构在《申报》上发布启文，如施善昌主办的上海丝业

会馆筹赈公所［３５］、上海四马路高易赈所［３６］、文报局

筹赈公所［３７］、上海三马路陈与昌协赈公所［３８］等义

赈组织，都曾在《申报》上发布书画助赈启文。这些

捐赈启文的文字长短不等，内容包括助赈原因、对书

画家的介绍、书画润例、买卖的方式、捐赈所得润资

的去向等。其中涉及助赈原因的描述大多比较简

短，整体来看，主要是对灾区人民同情或受义赈同仁

影响等。对相关书画家的介绍，也只是简明地介绍

了他们的专长，如１８８２年悼仙楼主的启文：“席君春
渔，四川人，工诗，兼精六法”［３９］，沪上乐善主人的启

文：“磨铁研生陆筱轩，铁沙名士也”［４０］。还有些启

文并不介绍书画家，而直接刊登书画作品的价格

（润例）。可以说，助赈启文中最重要的部分在于助

赈润例，下文将对其进行专门讨论。助赈书画的买

卖方式有很多，有的书画社安排具体地点，由画家现

场作画，“随到随画，概不延搁”［３１］；有的书画社安

排收发件的时间，购买者可以在拟定的时间指定或

领取画件，德星社就曾定于“二、七日收件，三、八日

发件带收”［３２］；还有的书画社要求“润资先惠”［４１］，

过五到十日之后取件。从启文中可知，售卖书画所

得润资大多是“悉数交赈局汇寄灾区”［４２］；也有一

些向读者指明，“如欲指名及点景，并例所不载者，

悉照旧例，不入赈款”［４３］。由此可见，当时书画界多

会利用《申报》发布自己助赈的详细信息，以此推动

助赈活动的有效开展。

２．公布助赈润例
书画价格公布于众，便于购买者权衡是否购买。

在中国古代，书画家主要通过笺扇店、笔墨庄等向社

会公布书画作品价格。晚清以降，新闻媒体成为书

画市场的文化中介之一，进一步推动了书画市场的

扩大，书画家与书画组织常借助报纸公布书画价格。

书画作品种类繁多，主要有扇册、条幅、堂幅、堂轴、

屏、楹联等，还有火画（即“以香火代笔，凡山水人物

羽毛古篆皆能随手熨成，惟妙惟肖”［４４］），书法有行

书、楷书、草书等。在书画界，“所定书画报酬的标

准谓之‘笔榜’‘润格’‘润例’”［４５］。润例被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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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的自我评价和市场定位”［４６］，是艺术家与

市场相联结的载体。晚清时期，《申报》刊登了相当

数量润例的告示，这些告示多涉及捐赠助赈作品的

润例。这些润例告示，有的附于新闻之后，如金继助

赈的新闻报道，明确了“扇册等每件只二十文，条幅

四十文，堂幅百文”［１４］；有的载于助赈启文中，详细

罗列书画者的润例［３３］。

书画润例的多少常依作品的形式、尺寸、字数，

或以书画家名声高低等而定。有的画家以个人名义

通过《申报》来调整助赈润例，如金继就曾多次调整

其助赈润例。１８８２年９月２２日《申报》上载有“金
免痴专写楹联……楹联每幅三角”［４７］的助赈消息；

１８８５年９月１０日《申报》公布了金继助赈润例的调
整信息：“金免痴写对助赈：四五尺每副减收一百

文，宣纸加倍”［４８］。之后金继又多次在《申报》上发

布其助赈润例的调整消息，如１８８６年９月１６日的
“金君免痴画润助赈，画着色兰花十日，纨摺扇每件

减收一角，概不长题，悉数充赈”［４９］，１８８７年３月１６
日的“金君免痴愿书屏条助赈，今将润资开列于下：

四尺屏每堂半元，五尺加半，六尺加倍”［５０］，１８８７年
７月２３日的“堂额一元，中额七角，斋额半元，提拔
加三倍，招牌同”［５１］，１８９６年８月２９日的“金免痴
卖字新例，专书冯景亭先生体，大件照格减半，扇册

二角”［５２］，这些消息全部来自于《申报》。

在《申报》上刊登助赈润例的并非金继一人，还

有许多画家，如任伯年、胡公寿、吴鞠潭、吴楚卿等。

除个人外，一些书画社也会在《申报》上统一刊登润

例，如苏州墨稼社、常熟虞山社、上海志仁书画社、同

仁社、锱铢书画社、养心书画社、片心社、团香社等。

锱铢书画社曾在《申报》上刊登“姚飞泉行草隶字，

沈云卿芦雁、草虫、翎毛、花卉，扇册条幅每页五十

文，横直幅每件一百文，大堂幅每件双百文，书画同

例。楹联七八言一百文，凡楷隶者倍之”［５３］，片心社

曾在《申报》上刊登“片心社书画助赈，唐也僧墨兰，

黄笠渔行书，唐芝九行书，黄星庐左笔墨菊墨竹。纨

折扇每柄七十文，楷书加倍”［５４］。值得一提的是，一

些慈善组织也常帮助画家、画社在《申报》上统一刊

登润例，如苏州桃花坞谢氏赈寓（谢家福等人于

１８７７年成立的慈善组织）［５５］曾在《申报》上代书画
社发布润例章程：“折纨扇册页灯片窗心每件二百

文，册页等尺外者加半，对联条幅三四五六七八尺者

每件二三四五七八百文，堂幅加倍。大中斋匾每字

四三二百文，诗文镌刻合景小楷照松江扬仁社

例。”［５６］可见，《申报》在晚清已经成为了书画家宣

传自己书画作品的重要平台。

３．公开赈款清单
随着义赈活动的不断发展，慈善团体日益重视

利用报刊进行宣传，除了在报纸上发布劝捐公启外，

还在报纸上公布收捐清单，例如果育堂、保婴局、苏

州桃花坞谢氏、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赈公所等慈善

机构都纷纷在《申报》上登载赈款清单。苏州桃花

坞筹赈公所每月的赈款清单都会按旬在《申报》上

刊登；截至１８９６年４月２８日，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
赈公所（以丝业会馆为依托的慈善组织）在《申报》

上刊登了４５２６次赈款清单。［５７］

书画家助赈之初并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与组

织，所以多数书画善款都交由果育堂、保婴局等慈善

机构代转灾区，款数也随组织者的收捐清单一起登

报公布，如金继的赈款清单就曾通过《申报》以“苏

州桃花坞谢氏经收河南赈款清单”的形式公示：“金

免痴画兰助赈钱念千文”［５８］，“金免痴画兰助赈找

二员七百五十文”［５９］；又如上海保婴筹赈局在《申

报》上刊载直赈赈款清单，称“金免痴先生书画润钱

十五千一百七十四文”［６０］。当然，除了刊载金继的

赈款清单外，《申报》也载有其他书画家的赈款清

单，如高邕之于１８８２年７月２１日至８月２１日“共
收润洋七十元零五角”［６１］，由电报局转往灾区；书画

社团的赈款清单也在《申报》上公示，如“蚁力画社

前已将润资佛洋五十元助入赈款”［６２］，“由德隆彰

交到松江辅德堂书画社洋二百十一元、钱三百三十

文”［６３］等。从《申报》刊登的苏州桃花坞赈寓赈款

清单看，虞山书画社１８７８年７月上交赈款７次［６４］，

１８８０年上交１１次［６５］；松江扬仁书画社１８８０年７～
９月上交赈款２２次［６６－６７］。另外，桃花坞赈寓还于

１８８０年１０月２６日专门刊登松江扬仁书画社的助
赈清单，“共钱一千二百二十七千一百六十五

文”［６８］。在《申报》上公示的赈款清单很多，也很有

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赈款清单登报“能够更

及时地让外界了解捐募的具体过程，也更容易取得

社会上的信任”［６９］。

　　三、《申报》对晚清书画助赈的引导

　　报纸媒体既是一种客观的信息传播的物质载
体，同时还会促使社会舆论的形成、转向、扩散与强

化。《申报》在发挥信息传播载体功能的同时，还通

过刊登读者来信、评论文章及本馆告白等来引导社

会舆论。《申报》上发布的助赈启文、助赈润例、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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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清单，引导了舆论走向，促进了书画助赈的有序化

和合理化。

１．客观描述助赈事实，正面评价助赈义举
《申报》通过一些评论文章对晚清书画助赈进

行了全面的评价。对募款助赈义举的正面评价不仅

有利于社会民众对其信任感的提升，也引导了社会

舆论的走向。其一，对书画助赈事实进行客观描述。

《申报》曾刊载：“海上有金免痴以画兰丐资，从贱而

售，收钱助赈倡行之后，果如所愿。于是书画名家相

继而起，苏州、锡山、濮院各开社卖之。今又有任君

伯年、吴君鞠潭等七人仿行之。又有沈君俭、金君熙

亦举是事，可谓极一时之盛矣。”［７０］其二，理性评价，

平实夸赞。《申报》曾刊文以“积土成山”来称赞助

赈善举：“上年晋豫灾荒，各处创行助赈书画社，集

腋成裘，颇取惠而不费之效”［７１］，“润资助赈，是欲

集秋毫之末而拄泰山之倾也”［７２］。其三，倡导才艺

助赈的方式。《申报》曾刊文指出，“诸君子于筹捐

孔亟之时，不能助以财而助以艺，好善之诚愈笃，获

善之报愈隆，本馆闻之亦愿热心香而默祷者也”［７３］，

“历来的文人雅士忌谈金钱”［４６］。所以，有些清高

的书画家最初对润笔助赈有一定的顾虑。对此，

《申报》相关文章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评论：“夫画韵

事也，以之取资，未能免俗。然润笔之费，古人不辞，

且寒素生涯，一生聪明皆聚于此。而使终身为人效

手碗之劳，抑又何乐焉。故取资本不伤乎廉，而以资

助赈则尤不伤乎惠也……人有一材一艺，皆可为善。

不必自诿曰：我寒士也何力之有焉。”［７０］《申报》刊

文赞赏书画助赈义举，逐步引导了社会舆论的走向，

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书画家的顾虑。《申报》对晚清

书画助赈的积极评论，不仅肯定了书画家取润助赈

的行为，还呼吁民众以书画助赈的艺术家为榜样，将

慈善救济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进一步扩大了

助赈范围。

２．揭露社会丑陋现象，引起社会民众警觉
报纸作为传播信息、制造舆论的工具，其所具有

的监督作用对社会不良现象会产生巨大的震慑力

量。任何事物都是不完美的，书画助赈作为一种新

型的救灾方式，必然会存在不少问题。特别在兴起

之初，这种活动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自发性，同时由

于运行程序不够完善，缺乏相应的监督与管理，导致

一些书画家妄想借助义赈之风沽名钓誉，中饱私囊。

此时，媒体的舆论监督就显得至关重要。

《申报》经常刊登文章，谴责在书画助赈活动中

的鱼目混珠者，如“书画助赈果属惠而不费之善举，

钦佩良深。然其中捐滴归公者，固有多人，而借名渔

利者，亦复不少”［７４］，“书画助赈原是文人之善举，

本馆故不惮一再登报，以结善缘。其中实心为善者

固属指不胜屈，乃不意近有借助赈之名而所得润笔

仍入己囊者，言与行违，殊令闻者齿冷”［７５］。《申

报》甚至有更加尖锐的批评：“沪上书画家聚如

林，其佳者岁进数千金，未必肯以润资助赈。有等初

学涂鸦草草不工者，群创为减润助赈之举。无论其

无人求取也，即幸获润资，往往私入己囊，全不缴局。

闻之筹赈诸君云，历办以来，《申报》所登书画助赈

诸君不下数百家，实则缴润者不过十中之二。噫嘻，

阳托行善之名，阴存利己之见。润格一出，名利兼

收，试诛其心，直与吞赈之官胥不相上下。”［７６］可见，

《申报》作为新闻媒体及时刊载文章反映书画助赈

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警告了那些借捐赈之名中

饱私囊者，这有助于人们更为理性地看待书画助赈，

扼止了不良之风的蔓延。

３．提出切实可行办法，推动助赈活动健康开展
在晚清书画助赈中，《申报》发挥了舆论监督作

用，针对实际问题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帮助社会和管理者完善监督机制。为了避免助赈者

将赈款私入己囊，《申报》馆公开告白：“嗣后诸君如

尚欲以润资助赈，其收付各件由诸善堂经手，本馆当

遵谕入报，否则乞勿将润格交来。”［７５］

《申报》除了以《本馆告白》的形式发布报馆的

立场观点之外，还会登载一些社会人士的建议，以促

使助赈活动的顺利开展。《申报》曾刊文指出，“兹

为思得一法，凡真心移润助赈者，其笔资正不必亲

收，只须求书画者查明报上仿格，将笔资先交金州矿

局掣取收条，即以收条连书画件送交本人，乞其动

笔。如是一转移间，省却许多周折，而人皆知其以实

心行实事”［７４］。这些建议使人们了解到由慈善机构

代收赈款的好处，许多书画社、书画家在发布助赈润

例的同时，会声明由义赈组织为中介机构负责办理。

例如，虞山诗文书画旧社在发布润例消息的结尾，就

标明“笔资先交金州矿局掣取收条，即以收条连件

送交本人，铜洋自重，外埠寄局，信力自给”［７７］。紧

随其后，《申报》登载的大量润例都清晰地标明由上

海陈家木桥金州矿务局（以中国电报局与轮船招商

局为依托的慈善组织）来代收笔资，如《绿桔轩主书

画润笔助赈》［７８］，胡悦彭《润资助赈》［７９］，《书画润

资助赈》［８０］，《五岳山樵钟鼎篆隶墨梅助赈》［８１］，

《同人书画篆刻题咏书禀减润助赈》［８２］等。实际

上，当时许多慈善组织都纷纷充任书画义卖中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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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角色，影响较大的如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赈公

所，１８８４年南沙湘兰女史的助赈润例中称，“其洋须
先交丝业会馆赈所，以收据作凭，写件交由大马路抛

球场戏鸿堂代收”［８３］。更值得一提的是，《申报》馆

自办的协赈所还直接代售书画，“所得之资，即由本

馆解赴灾区散放”［８４］。慈善组织的介入，促进了监

督机制的形成，将书画助赈活动纳入有序的运行

轨道。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申报》在书画家群体以己之力贡献

社会的初期，以新型传媒的姿态，多角度、多方位地

影响与支持着晚清书画助赈事业的早期发展。通过

灾情报道、救灾动员，在让民众了解灾情的同时，唤

起其救灾意识；助赈新闻的刊登又进一步促动书画

助赈这种新型赈灾方式的传播，对晚清书画助赈起

到了积极宣传作用。同时，助赈同仁也非常注重对

报纸这种文化中介的利用，通过在《申报》上发布助

赈启文、公布润例广告、公开收支清单等方式，使晚

清书画助赈成为一个公开、透明的慈善活动。另外，

报纸登载的相关评论文章、读者来信、报馆告白等，

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和社会监督的功效，有利于助

赈机制健康、有序的发展。

《申报》对书画助赈的支持和宣传，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报纸在慈善事业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影

响。从区域扩展上看，报纸新闻传播和舆论的导向，

将一定区域内的书画助赈活动迅速推向了全国，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助赈风气的形成；从善款筹

集情况上看，由于报界对书画助赈的介入，助推了慈

善活动的透明化、公开化；从手段上看，报纸传媒成

为书画助赈推广的重要技术工具，实现了新式传媒

与新型救灾方式的二元重构。事实上，在报纸与书

画界的互动过程中，报纸的内容也得到丰富，读者群

体进一步扩大。就书画界而言，助赈事业的发展以

及报纸媒体的介入推动书画家纷纷定润，社会主体

意识进一步觉醒、增强；书画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

刊登润例成为书画市场的重要一环；由于助赈的需

求，书画作品呈现批量化的创作态势，间接推动了书

画界的近代转型。书画助赈将传统中国文化与慈善

事业相结合，在救贫济困的同时，塑造了社会助益氛

围，利于近代城市慈善风尚的养成。对晚清书画助

赈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促进当代我国慈善事业

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同时也为探讨近代城市慈

善风尚的养成提供了学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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